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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传技艺 

——丁瑜先生对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贡献 

王  沛  林世田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通过人才培养、项目带动等方式，古籍修

复事业蓬勃发展，古籍修复人员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发展壮大至上千人，许多珍贵

古籍得到抢救修复，全国修复总量超过 360万叶。2020年 9月 1日，“妙手补书

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这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首次全国性古籍修复技艺竞赛的成果展示，全国各地百余件

参赛作品及珍贵古籍修复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一部部风采重光的珍贵古籍，蕴

含着巧夺天工的修复技艺，彰显着生生不息的人才接续，我们不禁再一次想起为

新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老前辈——令人尊敬的丁瑜先

生。 

古籍修复是一项艺术性极强的手工技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均有

创新和发展。历史上众多修复匠人在长期的修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

千百年来只是通过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得以传承，鲜有专门记载技艺的文字，传

世文献所载的只言片语多出于藏家、文人之手，既不系统，也不具体。由丁瑜先

生与肖振棠先生上世纪 60年代合作完成初稿，并不断修改完善，于 1980年出版

的《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是近现代古籍修复领域的开山之作。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筹备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工作，

丁瑜先生与冀淑英先生，以及方广锠、杜伟生老师等人，吸收古今中外的文献修

复经验，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敦煌遗书修复方法，成为今天古籍保护最通行的

修复原则。 

一、合作完成《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 

1961 年 7 月，文化部古旧线装书技术人员学习班在北京图书馆开班，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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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精湛的“国手”张士达、肖振棠等担任师傅。1961年 11月，丁瑜调入善本部。 

丁瑜热心古籍修复技术，利用闲暇时间，虚心向修复师傅请教。1963 年 12

月，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开始筹建，丁瑜被推荐参与其中，作为北图承担的

1964—1965年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计划 1“善本书修整装订技术的

经验总结与改进”研究项目的召集人，项目成员有肖振棠、张士达、张耀华等。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于 1964 年初开始撰写，1965 年 11 月完成初稿，与

“善本书修整装订技术的经验总结与改进”研究项目几乎同步。丁瑜丰富的版本

学知识和对修复技艺的钻研，加上肖振棠先生数十年的修复经验，最终合作完成

了这部古籍修复技术的开山之作。然而，初稿完成后遇上“文革”，竟此尘封十

余年。 

1978 年，第一次“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会议召开，丁瑜备受鼓舞，重

理旧稿。他删掉了一些与装订技术和操作方法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将原稿 36

节概括为 5章 15节，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著作系统、详尽地

介绍了古籍修复技艺，并着重叙述实际操作方法，为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极具操

作性的指南。全书共 5章，分别为：书籍装订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装修古旧书籍

常用的名词、装修古旧书籍应有的设备及常用材料、古旧书籍的修补与装订、古

旧书籍的各种不同装修法。书后附装修书籍操作规程、成品检查标准和装修书籍

操作统计单。 

值得说明的是，该书对古籍修复的“整旧如旧”原则进行了系统总结，为后

人践行这一原则提供了指导。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原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主任赵万里（1905-1980）先生在 1949年 5月《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提出“不

再改装，以保存原样”，即后人熟知的“整旧如旧”原则。根据赵万里先生的这

一要求，经过修复师的妙手，《赵城金藏》才得以最古朴的面貌保留下来。至于

当时的“整旧如旧”如何操作，除了分析原物外，我们可以从《中国古籍装订修

补技术》中的详细介绍来一探究竟：“整旧如旧即是为了保持书籍的原始面貌和

风格的装修方法”，“不仅要掌握精湛的修复技术，还要具备一些版本知识，了解

1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332-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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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书籍的不同风格，才能达到整旧如旧的要求，使修补过的古书保持原有

的面貌。”“整旧如旧装修法”1小节从 8个方面具体介绍了如何做到“整旧如旧”，

即：保持旧观的衬纸法、溜口和书角的修补法、书皮和护叶的修补法、扣皮法、

包书角、书签修整法、订线和打眼、书套修整法。这些总结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理

念，至今仍为古籍修复工作所遵循。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是国家图书馆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代表性成

果，更是我国古籍修复的第一部教材。该书不仅为古籍修复这项传统技艺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及时解决了古籍事业蓬勃开展却苦无教材参考之弊。古籍

整理和文物保管单位十分重视此书，纷纷以之作为业务学习教材。日本早稻田大

学图书馆的村井田敬在该书出版第二年就译为日文出版。二十世纪末，牛津大学

图书馆的何大伟先生又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对西方所藏汉文古籍保护和修复人员

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参与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16000余号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卷子存在破损现

象。破损较严重的卷子纸张已经老化，一触即碎，甚至完全不能展开阅读。有的

卷子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浸泡，变得脆硬、糟朽。每展

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 2。 

二十世纪 80 年代末，国家图书馆开始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敦煌遗书的修复

探索。丁瑜先生与冀淑英先生、方广锠和修复专家杜伟生老师等人，吸收古今中

外的文献修复经验，经过多次试验，系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复原则。我们

今天耳熟能详的，如“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过程可逆”“最小干

预”等的古籍修复原则，都来源于敦煌遗书修复经验的总结提升： 

（一）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我馆老一辈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

（1920-2001）在指导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最早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

辅”的原则。冀先生认为，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要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寿命、

1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 251-255

页。 
2
 张平：《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张志清、陈红彦主编《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浙江

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82-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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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修复的地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敦煌遗书的文物价值和文

献价值不受损失。由此，敦煌遗书修复方案明确了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

修复方法。这一方案成为指导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并逐渐为英法等国

家修复敦煌遗书所效法。这与文物领域“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也是高

度一致的。 

（二）整旧如旧：“整旧如旧”的方式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有

过表述。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而

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

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赵万里先生在二十

世纪 50年代初修复《赵城金藏》曾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

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

以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1同一时期，梁思成先生在修复古代建筑时也提

出“整旧如旧”的理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中，

丁瑜先生对“整旧如旧”提出了要求:“对时代较早、有版本价值的善本书籍，

须采用整旧如旧的装修法，以保持文物特点。装修时，要求不补字、不描栏、不

划栏，不要有求全的思想。对珍贵的古书来说，一字的模糊，或一段界栏的断线，

都是考定版本的有力证据。”2 

（三）过程可逆：我国传统的修复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到可逆性，很多馆藏宋

元善本，都曾被后人做了改装。一些善本由蝴蝶装或包背装被改为线装，有些还

被裁去天头地脚，使后人失去了研究古代书籍独特装帧形式的可能；过去流落民

间的一些敦煌遗书采用了通卷托裱的方式，虽然美观，但却使后人无法看到纸背

的信息；西方国家在修复时还曾使用过化学胶水、加膜加网等不可逆的方法，自

称为“善意的破坏”。国图在修复敦煌遗书时，坚决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最大

限度地遵循“过程可逆”原则，确保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

转的变化。如果将来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随时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

1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478-485 页。 
2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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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四）最少干预：文物保护领域后来提出的“最少干预”原则，也在实际修

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贯彻。不论使用什么修复方法和材料，都会或多或少

地改变古籍的原有形态，损害古籍的文物价值。“最少干预”原则要求最大限度

地减少修复行为，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保障研究

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在《中国古

籍装订修补技术》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在讲到卷轴装时，提出“如果书卷

破烂但不糟朽，也未经裱装，则不必在后面裱纸，只要把书叶破烂处用同样纸补

整齐，上下亦不需裁切。……尤其对时代较早的古卷轴，更要避免揭裱，因为揭

去一层纸，会使正面的自己受到揭裱的影响，而模糊不清。前人曾总结出‘纸去

其半，伤字精神’的经验。具体的说，就是古卷轴揭去一层旧纸，另裱一层新纸，

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如果裱后再加以裁切，使书品缩小，则受到的损失就更大

了。”1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尚属首次。

回顾世界修复史，即会发现，国家图书馆从敦煌遗书修复中总结出的这些原则，

与 1964年 5月 31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

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2以及 1979年的《巴拉宪

章》3高度吻合。如“最有必要和最少干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可逆性原则”

等，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科学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敦

煌遗书修复过程中总结凝练的古籍修复原则与国际广泛认可的文物修复原则可

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也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修复的指导

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全面总结；另一方面，也要开拓国际视野，“吸收外

来，不忘本来”——中外合璧。这也是我们今天开展科学修复的重要原则。 

1
 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丁瑜《延年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第 263

页。 
2
 转引自何流、詹长法：《〈威尼斯宪章〉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遗产》2015 年第 1 期，第 82-89

页。 
3
 转引自李颖科：《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辨析——兼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遗产》2020 年第 1期，第 57-64 页。 

81 
 

                                                             



丁瑜先生纪念专辑 
 

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需要铭记以丁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

学人。他们在新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中，探索的不仅仅是图书馆事业，更重要的

是以“心有华夏”的大胸怀，为中华珍贵典籍的保护、传统技艺的延续甘为人梯，

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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